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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发现屋子里挤满了乡亲们

“是啊，妈，我回来过年了，这是我媳妇。”
尹克明朝蓝色妖姬挤眉弄眼道。蓝色妖姬有点
羞涩地打了声招呼：“大娘，你好。”“看你叫什
么大娘啊，电视剧看多了吧？叫妈呀。”尹克明
哈哈笑着在一边半真半假地说。
“叫什么都一样。”尹母摆摆手说道。她一辈子
就待在农村，看到城里的姑娘，觉得
个个气质超群赛仙女，何况儿子领回
来一个上海媳妇。她说：“快进屋坐，
外面冷得很。”因为长期被母亲忽视，
乍一见到未婚夫的妈妈，对自己这么
亲切这么热情，虽然说的话也就能听
懂个大概，但老太太喜欢她的情绪她
是可以感应到的。蓝色妖姬心中涌起
一股对妈妈一样的爱，她在心里也暗
暗对自己说：一定要把她当亲妈妈一
样来爱。
一进门，竟然发现屋子里挤满

了乡亲们，她一出现，原本唠嗑的男
男女女的眼睛全都立即转到她身上
去了。蓝色妖姬被吓了一跳，尹母赶
忙叽里呱啦地解释一通。蓝色妖姬
连蒙带猜，听出了意思，这些村民都
知道尹克明讨了个上海老婆，都过来一睹芳
容了。蓝色妖姬笑了，感受着他们的热情。过
了一会儿，热闹的人群都散去了。只留下一
个老头还在屋里，蓝色妖姬猜测这就是尹克
明的爸爸了。尹克明和父母开始叽里呱啦起
来，这下蓝色妖姬一句也听不懂了，只好尴
尬地站立在一边。尹克明转向她，挂着一脸
坏坏的笑容：“走，带你去看看我们晚上睡的
房间。”

蓝色妖姬跟着他走进一间小屋，一进
门，便被他一把抱住。“要死了，你干什么？”
“你知道刚才那些人都说什么吗？说你像仙女
下凡，说我福气好。我怎么福气就这么好呢？
蓝色妖姬被这个自己打算托付终身的男人抱
在怀里，听他在耳边轻轻说着这些话，她感到
无比开心。“我们年初一就在村子里把结婚酒
席办了好吗？”“胡说什么呢？今天就是小年夜
了，难道后天摆酒席啊？亏你想得出来。”“反
正你父母也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就趁着过
年办了吧。一会回到上海的公司，又要忙得四
脚朝天了。年初一时间太紧的话就晚两天，好
吧？”蓝色妖姬想了一下，也只有这个时间能

摆酒了。
在村子里办结婚喜宴的那天，尹母提高

了嗓音，盖过种种噪声，张罗着婚礼。
“今天真是辛苦妈妈了，她身体不好，为

了我们的婚事，她这是在拼命啊。”尹克明在
一身红装的蓝色妖姬的耳边说道。一句话，就
使得蓝色妖姬眼泪流出来了，自己亲身的母

亲都不来参加婚礼，只因为自己没有
按她的要求去做，就对自己不闻不问。
而这个农村老太太，却在为了小辈拼
着自己的老命，同样是母亲，怎么可以
差别那么多？她对慈祥的婆婆心中充
满了真切的爱。
蓝色妖姬抚着手上的黄金手镯，

这是婆婆给她的结婚贺礼，感动得
不能自已。这一刻，她想自己会在今
后的岁月里倾尽所有，对婆婆加倍
的好。

手机铃声响了，徐宏达不用看也
知道是母亲打来的。自从曾翠庭回
悉尼后，母亲每天都要打! 个电话
来。母亲的关怀让徐宏达深埋在心里
三十多年的芥蒂终于解开了，原来母
亲还是爱他在乎他的。这个发现让他

激动了好几天，可马上又清醒起来。他在母亲
那里的钱还是拿不回来，不是母亲不想给，而
是已经都到了牛金娣口袋里，拿不出来了。想
到这里，心中才涌起的对母亲的爱又被怨恨
所替代，若有了这笔周转资金，就能东山再
起，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待在家里一筹莫展了。
“宏达你听妈妈跟你说，你现在只有出国这一
条路可以走，我们都会帮助你的，你别再优柔
寡断了。”
徐宏达端起面前已经冷掉的茶水喝了一

口，冰凉的茶流过干渴的喉咙，非常舒服。
“可是我担心宁宁，我先去了悉尼的话，她一
个人留在上海我不放心，万一她跟别人好了
怎么办？”“这个好办，你们办假离婚的时候
就协议把房子卖掉，你把所有的钱都带走。
她留在上海一无所有，看在这点钱的面子
上，她也不会跟别人跑的。”“她怎么可能会
肯嘛。”“那你什么时候带她来我家，我来给
她做思想工作。”“好的，那先这样了。”徐宏
达匆匆挂断了电话。这样做让他感到内疚，觉
得对不起妻子，但目前的状况好像又没有其
他更好的办法。

人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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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黑狼啥时候赚到钱了

老于不同意，非说自己一提前退休，细虎
肯定要惨遭淘汰。在警犬这行里，对不听指挥
的狗评价本来就低，要是还敢扑咬训犬员，那
就属于根本不能再用的一类。运气好的，可能
被弄到农场或者工地去看家护院，运气不好，
说不定让狗肉贩子弄去，某天早市被刮了毛
开了膛，白生生赤条条挂在小货车上，当街叫
买。按老于的计划，现在不光不能弃细虎而
去，还得在最后的任期里，加紧训练它，让它
成为一只称职的好警犬，等接手的同事来了，
挑不出半点毛病。

于婶是个好心肠的女人，虽然对丈夫半
辈子专情于狗类，以至冷落了自个颇多怨言，
但听了这个玄乎的说法，终归不能漠然处之。
她深知狗是丈夫命中的一道坎，他这辈子成
在狗败在狗，喜怒哀乐全在狗，别说是让他提
前退休离开狗，就算到了不得不退的日子，还
不知怎么转得过这个弯呢。大半辈子都过下
来了，还怕最后这一年半载不成？只要老头子
瘸着拐着还能胜任工作，就由着他去了。
话说老狗黑狼，自从被于笑言从细虎口

中救回老命，跟主人的多年交情之上，更添了
生死相托的成分。在老于养伤的日子里，黑狼
整天不离老于左右，老于坐着看电视，它蹲在
茶几旁边，老于躺在床上睡觉，它趴在床头柜
前，老于如厕出恭，它守在厕所门口，还把前
爪子塞在门缝里，不准把门关严实喽，非得留
条小缝瞅见里边才安心。于婶百思不得其解，
逢人便告，笑曰：你说这黑狼，明明是一只狗，
可它插在我们夫妻中间，俨然就是第三者嘛。
老于听了这话，开心得很，还给黑狼起了个小
名儿，就叫三儿。
说归说，笑归笑，有一件事于婶可不能让

步。那就是每逢开饭，必须把黑狼牵到房外拴
在树下，等老于吃完再放它进来。
原来于婶发现，老于在饭桌上吃饭，黑狼

在饭桌下边坐守，等于开了狗食堂。为了给老
于养伤，于婶炖的排骨，烧的鸡块儿，还有因
为价钱太贵，她自己一点儿也舍不得吃的甲

鱼、黄鳝、鹌鹑，任什么好菜一端上来，老于就
惦记着要喂黑狼。嘴里说光给它吃点头头尾
尾边角余料，其实只要于婶一转眼儿，就拣
大块的好料往桌子底下扔。等于婶发现不对
头，再弯腰到桌子下边找，哪里还有把柄给
她抓，黑狼早用大舌头卷进嘴巴，吧唧一下
吞进肚里。一个喂得好，一个吃得快，配合得
那个默契，让于婶没一点儿办法。为了杜绝
这种里应外合的浪费，于婶只好采取了隔离
的手段，当然也尽可能宽松地留出了东西给
黑狼。

没几天，于婶洗衣服的时候，看见老于
的衣服口袋里油乎乎的，放在鼻子上一闻，
混杂着红烧鸡块和孜然牛肉的味道。于婶这
下想起来，这不就是前两天他们家餐桌上的
主菜吗？难怪每餐有肉菜上桌，老于都吃得又
多又快，常常是于婶眼睛一眨，碗里大块的好
肉就不见了，于婶以为自己做的菜合了老头
子的胃口，心里还挺得意呢。现在谜底揭开，
原来是老于趁她不注意，把肉块偷偷揣进口
袋里，再伺机拿出去喂给黑狼吃。
于婶的餐桌管制措施，弄出个叫她哭笑

不得的结果，好菜照样分流到了黑狼的狗嘴
里，老于的衣服还变成了油抹布，洗都洗不干
净。为这个于婶冲着老头子大发其火，老于根
本不觉得理亏，苦着脸对于婶说：黑狼这么老
了，又得了骨瘤，它还能活几天？能吃就让它
多吃点吧。
于婶摔盆打碗，心里窝火透了，直冲老于

抱怨：看你说得多轻巧！让它多吃我也乐意，
就是钱包里的票子经不得数。现在肉食涨价
涨疯了，人都吃不起，还有剩余的喂狗？
老于想了又想说：你先垫着，等黑狼赚的那笔
钱下来，还你就是。人家吃也是自食其力。
于婶被他说得莫名其妙：黑狼赚的钱？它

啥时候赚到钱了？老于笑呵呵地说：就是我的
那笔工伤补贴呀！你想，要不是黑狼招来了细
虎，我才被咬伤，上哪儿去领这笔钱？归根到
底这钱还不是黑狼帮咱赚的？取之于狗用之
于狗，公平合理。于婶是秀才碰了兵，有理讲
不清，没奈何只好上前摸了摸老头子的脑壳，
说：你没说胡话吧。要不是为了保护黑狼，你
能被细虎咬成瘸子？幸好它是条狗，要是个
人，我非找它要赔偿费不可！老于自知理亏，
嘴上还赖叽叽说：公家不是替它赔了吗？你不
能拿了工伤补贴不入账呀。


